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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

    做手脚：制造假象改变了事

情的原来面貌。例句：伊辣账里做
了交关手脚，现在查出来了。

调枪花：说话善于玩弄言辞，
玩弄手法。 篆刻 / 周建国

沪谚熟语印

做手脚 调枪花

老里八早

茄山河

文 / 杨保飞两座城隍庙

    礼拜天，整理五斗橱，辣上层

抽屉个角落里翻出两盒蛤蜊油（一
种放辣蛤蜊壳内个全油性护肤油

脂）。迭个让我惊诧勿已，搿两盒蛤
蜊油应该辣搿搭放仔十几年了，打

开盒盖，尽管油性已经勿足，依稀
还能闻到一缕清淡馨香，让我想起

勿少小辰光个事体。

记忆里，埃歇辰光冬天比现在
冷得多，迭种蛤蜊油就是阿拉一家

门冬天护肤个法宝，擦辣面孔浪、
手浪，效果邪气好。入冬前，姆妈会

到烟纸店买五六盒蛤蜊油回来，价
钿也勿贵，几分洋钿一盒，足够阿

拉兄妹四家头用一个冬天。每天早
浪起床，揩过面孔，姆妈就拿阿拉

三兄弟和姐姐叫到身边，左手拿蛤
蜊油，右手用食指从蛤蜊油表层刮

一点，再涂抹到阿拉面孔浪，轻揉
慢抹，涂匀为止。

有一趟，半夜里落起了雨，放
辣外头个柴爿被雨水浇湿，呒没办

法点煤球炉，眼看阿拉上学辰光要
到了，姆妈只好用热水瓶里个开水

泡仔四碗泡饭让阿拉吃。吃好以
后，大阿哥、二阿哥立辣门口，三姐

和我靠辣门框浪。姆妈看到阿拉勿
出门，讲：“辰光要到了，快点去学

堂。”阿姐讲：“侬还呒没帮阿拉抹
蛤蜊油呢。”于是，姆妈连忙放下手

里向个生活，一边替阿拉抹蛤蜊
油，一边讲：“下趟我忙起来呒没辰

光，那侪自家动手。”我搭仔阿姐异

口同声讲：“勿好，还是侬抹好，让

阿拉自家抹，一盒油几天就用光

了。”
蛤蜊油价廉物美，勿仅护肤功

效好，而且外包装也赏心悦目，有
一趟课间休息，几个女同学从衣兜

里拿出蛤蜊油比较，看啥人个蚌壳
完整清洁，图案条纹清晰漂亮，商

标完好无缺。

等几盒蛤蜊油用光了，姆妈会
抽空用锥子小心翼翼辣蛤蜊壳浪

钻个小洞，再用一根蜡线串起来，
做成一串风铃，挂辣门框浪。风一

吹，风铃一摇一晃，发出叮叮铛铛
个声音，就像春天奏鸣曲，预示着

春天就要来了……
后来姆妈退休了，年纪大了，

仍旧只喜欢用蛤蜊油。每年深秋辰
光，我总要预先备妥。有辰光去商

场询问，年轻营业员反问我，蛤蜊
油是勿是进口化妆品？我一下子勿

晓得哪能回答。所幸兜兜转转，总
能买到。一次辣平凉路、隆昌路

口一家环球商场里看到，我一下

子买了十盒备用。

姆妈离开阿拉已经十

多年了。我现在既怕天冷，

又渴望冷天早点来。怕天冷
是因为凛冽北风会吹皴皮

肤。渴望冷天是因为辣迭个
季节我时常做梦，梦见姆妈

个手指辣我面孔浪

轻揉慢抹个情景，

醒来辰光泪

湿枕巾。

灶披间

沪语趣谈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上海话和

普通话在语法上基本相同，不同主
要在语音和词汇上；而词汇中的区

别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各自

不同的使用习惯。譬如普通话

说“事情”，上海话多说成“事
体”。《上海的早晨》第一部中

写道：“王祺不了解童进有啥
事体”。《繁花》中写道：“遇到

陌生人，千千万万不可以再讲
磕头……要出事体的”。反正

在上海人口中，大事体、小事

体、好事体、坏事体、有事体、
呒事体，统统都说“事体”而

绝少说“事情”。
在古代，“事情”和“事体”

是两个含义不完全相同的词；
“事情”指的是“事之情实”，而

“事体”指的是“事之体统”。先
来看“事情”。《战国策 ·秦策》

中写道：“公孙衍谓义渠君曰：
道远，臣不得复过矣，请谒事

情”。东汉高诱对此注曰：“谒，
告也；情，实也。言义渠君道里

长远，不能复得相见也，请告
事之情实。”唐代刘禹锡曾上

表谢恩云：“宪宗皇帝后知事
情，却授刺史”。意思是说皇帝了解

了他被谗言诬陷的实际情况后，重
新重用他；而不能理解为宪宗皇帝

懂事以后。
再来说“事体”。《后汉书 ·胡广

传》中写道：“性温柔谨素，常逊言
恭邑，达练事体，明解朝章”；是说

时年已过八旬的东汉重臣胡广，熟

悉朝廷处事

的惯例。《资
治通鉴 ·唐纪》中

写道：“李德裕独曰：泽
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

是说宰相李德裕认为防备

泽潞州刘稹叛乱应循

的原则，和容忍河北三
镇藩镇割据的先例是

不同的。《明史 ·孙玮
传》中写道：“玮武人，远

在边鄙，不知朝廷事体，辄

有奏陈，不足深罪”；这是内
阁首辅李文定以武将不懂朝

廷规矩为由，替孙玮开脱。三
例“事体”都涉及“事之体统”。

后来，“事情”被用来泛指
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和所

遇到的一切社会现象，而“事
体”也可以拿来当作“事情”

用。按照《辞源》的举例，最早

以“事体”为“事情”的是明代
吴承恩的《西游记》，其第九回

中写道：“不知后来事体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其实此时“事

体”一词仍留有原来“事之体
统”的含义，《西游记》第二十

五回用得更明显：“你这个童
儿，年幼不知事体，就来乱

骂”。明末清初的《醒世恒言》
《隋唐演义》等文献中也有这样两

者兼用的例子。
现如今“事体”一词已被《现代

汉语词典》列入方言词，释义也只
剩“事情”一解，这也符合上海人说

“事体”、用“事体”、理解“事体”的
实际情况。曾经的“事之情实”和

“事之体统”都已成为历史。

文 / 侯宝良

    一个朋友发微博讲，

每次换季，伊个身体侪能
得到敏感个提醒和预告，

所以晓得秋天真个来了。生

命伟大而神秘，身体也是。
朋友住辣北方，可能，秋天来

得更早一点，所以，伊搿歇辰光感
觉到个秋意，比阿拉搿搭更加浓

一眼。辣此地，呒没介明显，但还
是有嗰，一歇歇，秋风秋雨，或绵

密或骤急，停停歇歇；一歇歇，又
响晴薄日，热得煞人。

朋友讲，生命伟大而神秘。我

讲，大自然伟大且朴素，夏来绿

盛，秋来叶落，从容淡定。阿拉个
身体顺着自然就好，脚冷了，穿双

袜子；身体冷了，加件衣裳。年复
一年，蛮好。

我写字画画欢喜用墨，不欢

喜墨汁，总感觉墨汁清水咣当。最
近墨用光了，就买了几块旧墨。

所谓旧，其实是上世纪 80年

代制作嗰。有意思个是，一年年过

来侪是新鲜嗰，却忽然有人告诉
侬，那个 80年代已经旧了。

买来个旧墨摆辣台子浪，看

起来倒是簇簇新嗰：装辣宝蓝色
个纸盒子里，打开盒子，又有一层

透明纸带裹牢仔，再打开，扁扁方
方，棱棱角角，整整齐齐。

辣干净个砚台里滴几滴清
水，手里拿一块墨，稍稍用点力转

着圈，细听，有沙沙沙个声音，安
静得勿得了。看砚台里墨汁一圈

一圈浓出来；太浓了么，加点水，
再磨。一段辰光之后，墨会变短，

变得圆滑。
一个过程接一个过程，夏去

秋来，新变旧，方变圆。

一直欢喜八大山人个花鸟鱼
虫，开始觉着简单，线条简单，构

图也看得明白；就是几只鸟、几只
鸭、几条鱼，还总是一式一样个翻

白眼。只勿过画起来才晓得，八大
山人个笔墨瘦皱漏透，轻易学不

像。线条容易描，精神实在难摹。
看到一个外国人做个视频，

是研究八大山人嗰，蛮好白相。讲
八大山人还勿是八大山人个辰

光，贵为皇子；国破家亡之后，出
家为僧三十年；后来有一天，伊走

到闹猛个集市里，立辣人群当中，
脱下僧袍，从此自称八大山人，以

艺术家身份，重出江湖。

迭个过程当中又到底发生过
点啥事体？翻白眼个鸟真个是没

完没了个愤怒？

其实，虽然侪有一个过程，只
勿过，八大山人个过程又跟阿拉

个过程勿一样，所以，看也只好看
个大概，学也顶多学个大概。自顾

自完成好自家个过程就好了。

秋意，旧墨和八大山人
文并图 / 沈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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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迁新居送蜜糕

抽屉里个蛤蜊油 文 / 王志良

    有种讲法：到上海勿去老城

隍庙，就勿算来上海白相过。虽然
讲得有眼夸张，倒也有眼道理。侬

想呀，老城隍庙里个上海特产、上
海小吃、上海风情、上海地域文化

特色，真个是其他场所少有嗰。
葛么，城隍庙为啥前头要

加一个老字，叫老城隍庙呢？
搿是因为上海曾经还有

一座新城隍庙。相对于新
城隍庙，豫园个城隍庙历

史更加悠久，年代更加长
远，拿伊称为老城隍庙就

是迭个道理。
搿座新城隍庙建辣

一条小马路浪，叫

连云路，搿条马

路邪气短，

只有百把米

长，伊个南面是金陵西路，北面是

延安中路。新城隍庙个庙门坐西
朝东，格局当然比勿得老城隍庙，

规模也要小得多，勿过，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除脱各式各样个商店，
伊也有庙宇大殿，供奉城隍老爷。

我小辰光辣金陵西路第一小学读
书，学堂就辣新城隍庙旁边，连云

路搭仔金陵西路个转角浪向。平
常放学，假使辰光还早，我常常会

到新城隍庙兜一圈白相相。
有一个同学屋里向就辣新城

隍庙开仔一爿文具店，伊经常请
我到伊拉店堂间白相。还有一个

同学，伊拉一家门就住辣新城隍
庙里头个一条小夹弄里，阿拉经

常拿伊拉屋里个门板拆下来，搭

起乒乓台，几个小朋友一道噼噼
啪啪打兵乓。

出仔新城隍庙个大门，左手

转弯，走几步就是上海滩有名个
洪长兴清真菜馆，据说是京剧马

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个伯父斥资
创办嗰，伊拉个涮羊肉名气邪气

大。新城隍庙大门斜对过，是石派
伤科创始人石筱山先生个寓所兼

诊所，记忆里每天侪有勿少从全

国各地来求诊个病人。再往远眼
去，转只弯，就是一代武术宗师王

子平老先生个寓所，我曾经看到
鹤发童颜个王子平大师辣庭院里

打拳……
新城隍庙周围个人文景观真

个勿少，后来因为旧区改造，新城
隍庙拆脱了。勿过，因为伊确确实

实存在过，为了区分两座城隍庙，
豫园里个城隍庙就被称为老城隍

庙，成了上海地标性个旅游胜地。

    出窠兄弟阿福乔迁新居，辣

微信里发消息拨我，请我隔天去
白相。我讲要讨点口彩，准备点馒

头、糕点！阿福晓得我平常欢喜自
家做糕点，所以直接“点餐”：“侬

做松糕便当来西，就拿两只过来
嘛。”我讲：“按照传统，乔迁送蜜

糕比较好，寓意甜甜蜜蜜、高高兴

兴。”呒没想到伊话锋一转，讲：
“上次就想学做松糕，可惜一直呒

没机会，搿趟侬索介送经上门，到
我新居里来做好了。”我心想搿家

伙要求蛮多嗰，问伊：“侬屋里做

蜜糕个材料有口伐？”回复是两只
“囧”个表情。果然勿出所料，新

房子里缺个物事太多，搿种勿常
用个物事还呒没准备。我也勿为

难伊了，讲：“你就帮我淘干净二
两粳米，泡辣水里，其他物事我自

家带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了一点

碎花生、碎核桃、葡萄干、白芝麻，

又到超市买了一斤水磨粉，一道
带到阿福屋里。阿福喜滋滋迎我

进门，迫不及待要带我参观新居。

我讲：“今朝我来上门服务，先到
厨房间看看。”进到厨房一看，水

斗里泡仔一小盆粳米，毛估估有
半斤。我讲：“粳米太多了，做个蜜

糕吃口不糯。”阿福要我多做点，
我想想，带来个糯米粉有一斤，顶

多配三两粳米，就拿多出来个粳

米捞出来，其他粳米滤干，拌进干
水磨粉搅匀。阿福问：“为啥要拌

干粉？”我从包里拿出一只粉碎
机，讲：“搿能粳米勿会粘辣一道，

方便用粉碎机磨粉。”
磨好米粉，我先舀出少许，然

后掏出一小瓶红糖，开始朝米粉
里拌。阿福看了恍然大悟，讲：“搿

能一来颜色好看交关。”又问：“需

要加水口伐？”“如果是做松糕，不加
水直接拿米粉蒸熟。做蜜糕比较
讲究，需要加点牛奶。”阿福从冰

箱里拿出牛奶，我辣红颜色米粉
和白颜色米粉里侪加了一点，搅

拌成不干不糊状态，倒进两只容
器，放到笼屉里蒸。趁蒸个间隙，

我跟仔阿福参观新居，听伊自我

点评，总结装修经验。一圈兜下
来，过去廿几分钟，米粉也差勿多

熟了。

回到厨房间，问：“侬搿搭猪
油有口伐？”阿福两手一摊。“麻油有

口伐？”“有！”我打开锅盖，倒出蒸熟
个粉团，等冷却到不烫手就掰开

粉团，叫阿福帮忙淋麻油，我两只
手反复揉压粉团，一直到红、白两

只粉团侪光滑油亮。先拿白粉团

压扁、摊薄，撒碎果仁、葡萄干，再
覆上摊薄个红糖粉饼，再撒碎果

仁、葡萄干，然后拿两层粉饼卷成
长条，切成一段段，滚上白芝麻，

压进方盒子。方糕成形以后倒出
来，放进冰箱冷藏室冷却。
一番操作，阿福看得目不转

睛。勿过蜜糕做得好勿好，关键还
要尝味道。从冰箱里拿出来，用刀

切成片，红白夹层像五花肉，果仁
相间是分外诱人，阿福迫不及待

捞起一块就往嘴巴里放，吃得赞
不绝口。


